
提及中国的飞机设计，不应该忘记
徐舜寿。顾诵芬院士在央视《开讲啦》
栏目中，谈到自己的飞机设计事业，首
先就提到了徐舜寿。从 1917 年到 1968
年，50 年的人生历程，徐舜寿的生命是
短暂的。 但他却将这短暂化为永远，成
为中国飞机设计的一盏明灯——他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从事航空事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参加了航空工业
的筹备工作。1956 年，他主持创建新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1961 年，作
为主要领导，组织和创建了第一个飞机
设计所 ；1964 年，他又参与了组织和
创建第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所。他是中国
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

歼教 1、初教 6、强 5、歼 8、轰 6、
运 7……这些曾经由他主持、组织和亲自
设计的飞机“大名”如今已镌刻在中国
飞机研制的历史上。在他系统的飞机设
计科研思想的带领下，数型自主研制的
飞机得以设计研发，不断壮大着中国飞
机的谱系。与此同时，歼 8 总师顾诵芬、
强 5 总师陆孝彭、“飞豹”总师陈一坚等
一大批在徐舜寿的直接领导下培育出的
飞机设计人才，遍布我国自主设计科研
的重要岗位，推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
展。

专注飞机设计

少年时代的徐舜寿数理化成绩优
异。1933 年，徐舜寿在秀洲中学毕业
后报考大学，由于成绩优秀，被南京金
陵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同时录取。经过
认真思索，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的航空专业。1937 年，徐舜寿大学毕
业，被分配到杭州笕桥中央杭州飞机制
造厂检验部门工作。“洋气十足”是他
对当时工作的评价。“我在检验部门工
作，上司依靠洋人，气焰很甚。我看不
惯，所以去上海投考了前中央大学航空
机械特别班。”徐舜寿后来在回忆中说。
顺利录取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1939
年 3 月，全体毕业生被分配到空军工
作，徐舜寿到了位于成都的空军航空委
员会。工作勤奋、思维敏捷，业务水平
提高很快的他与王士倬合著的《飞机性
能捷算法》发表并获了奖。

1944 年到 1949 年，徐舜寿经历了
赴美留学、结婚生子、投入革命、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不断变化的人生。1951年，
徐舜寿在南京留守待命的政治学习结束
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任
工程师，后任副科长。那时的顾诵芬经
常向他请教图纸上的俄文，徐舜寿年长
顾诵芬十几岁，“他很像我们在学校时
的老师。”顾诵芬说。四局从沈阳迁到
北京，顾诵芬就调到第一技术科。一心
想搞飞机设计是顾诵芬和徐舜寿的共同
愿望，两人默契共事。

创建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徐舜寿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系
统的科研设计思想。他的讲话、文稿、
历次运动的检讨，尤其“文革”初期对
自己设计思想的反思与检查，留下大量
的资料，折射出值得后人汲取的智慧。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飞机设计
研究机构，是徐舜寿长期思考的问题。
1956 年创建飞机设计室是一次重要的
实践。徐舜寿把握着对飞机设计特点和
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认为以风洞为代表
的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研究等重大设施应
该由国家一级的研究机构完成，而飞机
设计研究机构则应该是对这些研究机构
成果的应用。他用“牛肉烧豆腐”“由
于捡到一条领带而去买一身衣服”来进
行解释 ：“牛肉烧豆腐”说的是如果想
要一盘“牛肉烧豆腐”的菜肴，没有必
要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采购现成
的牛肉和豆腐即可 ；“由于捡到一条领
带而去买一身衣服”则是讲一个人捡了
一条领带，为了与领带相配，要去买一
身西服，因小失大。他不主张什么都自
己搞，既有科学技术方面专业分工的理
由，也有经济与效率方面的理由。他认

为，一个飞机设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出
成果、出人才。

1956 年 10 月，飞机设计室正式在
112 厂（今天的航空工业沈飞）成立。
尽管当时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但是徐
舜寿仍然按照他心目中的飞机设计室的
要求来设计办公室。他要求把小间的屋
子打通，变成大办公室，所有的制图桌
都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他的位置在屋
子的一角，整个办公环境可以一览无余，
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协调解决。早
年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时，那
里设计室的环境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

他对试验设备和办公设施也毫不含
糊。比如绘图桌就不是简单到外面选购
现成的产品，而是徐舜寿和几个设计人
员一起精心设计定制的，绘图桌有好几
个抽屉，这样可以多放一些书籍、资料，
还配有可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
板，另外还有可存放描图纸的长形空间。
图板可以在上面平放也可以竖起来。这
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几十
年。算零件重量需要测量面积用的求积
仪等仪器，还有计算模线和强度需要的
电动计算机等设计工具，都是买来的。
徐舜寿很重视模线间和模型间，挤出原
来小平房里的过道，建了模型间。设计

室组织机构是按徐舜寿对飞机设计机构
思路设置的，行政部门简化，整个机构
短小精悍。

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

徐舜寿天资聪慧、敏而好学。他深
知，要把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发展起来，
使设计工作尽快走上正轨，让设计人员
尽快掌握先进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和设
计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的客观条
件下，学习的最佳途径是尽可能多地占
有和消化国外飞机设计资料。

112 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
设计资料奇缺，他要求设计室收集当时
国内已有的米格、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
同时从国外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关于
飞机设计报告和市场公开销售的航空期
刊和书籍。

徐舜寿自己有一套有关飞机设计方
面的参考资料，最珍贵的是他 1948 年

在南昌设计“中运 -3”时的设计备忘录。
这些书从南方到北方，从沈阳带到北京，
以后又到沈阳，他从来没舍得丢。后来
在设计室开始设计歼教 1 时还起到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国内，112 厂设计室的航空
科技资料的收藏量是最多的。这样既为
自行设计飞机准备了技术资料，又开创
了设计人员勤学苦练的学习风气，也为
技术人员掌握国外先进航空技术创造了
重要条件。

培养设计队伍

设计室的成立，在航空工业系统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
的技术人员慕名而来，纷纷提出要参加
到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的队伍中。为
设计室配备人员的第一步工作用了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到 1957 年 8 月底，全
室总共 108 人，其中技术人员 92 人，
平均年龄 22 岁。

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后，为了尽快提
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徐舜寿想了各
种办法。他请来苏联专家、学校教授给
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 ；
一个设计员必须熟知和掌握制造工艺，
才能做好设计，为此他请有经验的车间
工艺员系统地给设计室人员讲工艺知识。

在型号研制的过程中，他对飞机设
计室的“专家”提出的要求是 ：在某一
科技领域内有较高的理论修养，熟练掌
握各种计算方法，在理论发掘和应用上
有较高的造诣。按照这一思想，他不仅
自己主动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航空科学技
术，而且组织设计室的“尖子”“苗子”
一起学习。

培养设计队伍的同时，他密切关注
着世界航空技术发展趋势。针对中国飞
机设计的需要，结合当时的现实条件提
出了一些前瞻性课题，很快在设计室建
立了相应的专业。其中像颤振专业、计
算机专业就是在设计室创建初期建立的。
徐舜寿在对前沿技术的关注、跟踪和应
用方面，身体力行。同时选材培养，既
是导师又做学生。在专家面前甘当小学
生，甚至在年轻人面前也虚心求教。

112 厂设计室时期，徐舜寿吸收苏
联的经验，在室里组织了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是他一直推行和采用的一种

技术民主、博采众长、科学决策的方法
与组织形式。技术委员会由正副主任设
计师（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主管
设计师陆孝彭及总体、气动、强度、机
身、机翼等 5 个专业组长共 9 个人组成，
每周召开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一些设
计中的重大问题，其目的是集思广益，
使设计协调合理。同时，通过参加会议，
各专业的领头人可以了解飞机的整体布
局，提高设计协调能力。

在歼教 1 的设计过程中，技术委员
会的形式使整个设计队伍素质得到了提
高，并培养了设计人员既独立思考，又
集思广益的能力。这样一种发扬技术民
主、培养和锻炼队伍的方法，大家反映
很好。

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
的喷气式飞机总师

1956 年 8 月，四局发布“关于成

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的同时，
徐舜寿和黄志千、叶正大就已经对飞机
设计室如何开展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研究，做出了深谋远虑的计划。徐舜寿
的思路是明确的 ：必须尽快建立设计队
伍，通过几个型号的设计和试制，既能
部分提供给空军使用，又可以培养设计
队伍和工厂的试造能力。经过仔细分析
论证，徐舜寿决定设计一种最大速度为
850 千米 / 时的中级喷气教练机。这个
型号对于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只有近百
人的设计室来说，起点不低。局领导很
快批准了徐舜寿提出的中级喷气式歼击
教练机设计方案，新飞机定名为歼教 1
型飞机。

歼教 1 设计初期，对设计方案问题
讨论较多。作为总设计师的徐舜寿倡导
讲究实效的科学作风。他提出设计者对
自己的设计依据和想法必须做出说明，
并与有关方面协调论证，各个局部在总
体布局上必须是合理的，不允许各行其
是。对大部件和大系统的设计总图，采
取集体审查的办法，设计者张贴图纸，
请有关人员参加，讲解自己的设计依据、
思路、意图、数据、问题等，并进行答辩，
答辩一旦获得通过，所有参与者当场签
字。如答辩通不过，修改后再来。这是
一种很好的发扬技术民主的方法，也是
对设计人员很好的锻炼和考核。

当时设计室里真正搞过飞机设计的
只有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等几个人，
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设计飞机，许多工作
还不知如何下手，包括打样设计、画模
线等。徐舜寿亲自参加具体的设计，对
设计人员进行指导。他终身保持着在一
线参加具体设计的工作作风。

在草图设计过程中，为了使新设计
的飞机得到空军领导机关的认可，设计
方案更加符合部队的训练需要，徐舜寿
曾先后 14 次亲自带领设计人员，带着
设计方案请空、海军领导机关，空军有
关部队，航校以及苏联专家进行审查，
广泛征求意见，也请工厂试飞员来评审
设计方案。然后，再根据部队和各方面
专家的意见，修改原设计方案。这种做
法后来也成为一所、十所等国内飞机设
计研究机构的传统。

在开始设计歼教 1 飞机时，徐舜寿
要求新设计员要详细了解几种米格和雅
克飞机的结构，搞襟翼的就要看这几种
飞机襟翼的图纸 ；搞座舱布置的，就要
看这几种飞机座舱布置的图纸 ；在熟读
了几种相同部件的结构之后，再进行设
计。他形象地说这是“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

在歼教 1 飞机方案评审阶段，徐舜
寿了解到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的座舱盖
低、操纵手柄偏大，便专门安排了设计
员去部队收集了 1400 名飞行员的身材
数据。根据中国人的身体特点确定了歼
教 1 的座舱和驾驶杆手柄尺寸，并专门
进行研制。在飞机设计方面，徐舜寿是
国内应用人体工程学原理的第一人。

1958 年 7 月 26 日， 歼 教 1 试 飞。
飞机呼啸着转向跑道滑去，尾喷流卷起
一片热浪，然后在跑道上加速向前冲去，
轻盈地飞上了蓝天。从 1956 年 10 月开
始设计到 1958 年 7 月首飞成功，只用
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
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它凝结着徐舜寿、
黄志千、叶正大等我国第一代飞机设计
师们的智慧和心血。通过歼教 1，培养
锻炼了设计队伍，积累了宝贵的设计和
试制经验，也探索出了一条我国独立自
行设计的道路。它的成功，开创了喷气
时代中国人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在我
国航空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十所的岁月

歼教 1 之后，徐舜寿又参与初教 6、
强 5、轰 6 等机型和风洞的改装、设计
工作。与他共过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作风
都有着深刻的印象。除了主持必要的技
术会议，他更多的是在他的办公桌前，
或坐到设计员的画图桌、办公桌边，与

技术人员讨论问题，认真反复地研究技
术关键。徐舜寿在工作中不以专家自居，
他待人谦逊，对待技术上比自己强的人，
都虚心学习。有一次，他计算了一个数
据，怕没有把握，又特意请人帮他核
实。看完核对结果后说 ：“还是你算得
好，你比我强。”之后他还曾在大会上说，
自己算得就是没有别人好，他是真正的
专家。

1964 年 5 月，六院领导突然决定，
将徐舜寿调到十所（今天的航空工业一
飞院）。“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按照上级的决定，他从沈阳去了西安阎
良，从歼击机设计跨进了大型飞机设计
的领域。1964 年，我国对于发展大型
飞机的战略思路并不清晰。虽然组建了
大飞机设计研究所，但配备的技术人员
少、技术水平不高，除一些小任务外，
没有明确的长期型号研制任务，甚至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设计所定址和所的
建制、归属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徐舜
寿进所以后，最关心的是定任务、培养
人才队伍，搜集、积累资料 ；他想的是
如何把分散在沈阳、青岛、哈尔滨、阎
良四地的人员尽快集中起来，创建一个
基地。对于十所应该如何发展，徐舜寿
考虑，要根据人员和条件，稳步前进。

了解到当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飞

行员要在机舱内执行战备值班任务，但
由于伊尔 -28 飞机座舱没有空调设备，
座舱内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时，他决
定进行座舱降温设计，为部队解决好实
际问题。经过多次地面试验和空八师的
四次试飞，终于达到预期效果。这套系
统后来被推广应用在国产轰 5 飞机上。

徐舜寿很早就意识到飞机的疲劳问
题。1965 年，他在疗养期间翻译了苏
联出版的《飞机寿命》一书。在“文革”
初期，在已经遭到批斗的逆境中，他还
组织十所强度室技术人员广泛收集资
料，与西北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疲劳
译文集》，首次向国内系统地介绍飞机
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
准则。

之后，徐舜寿还参与了轰 6 飞机空
中试车台任务、“816”专项任务、“09”
工程等研制设计工作。随着“文化大革
命”的到来，人们发现徐舜寿的笑容日
渐减少。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政治“湍
流”，徐舜寿是冷静的。即使在那段特
殊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工作，认真
写下对自己科研设计思想的反思、批
判。十年动乱，徐舜寿遭到了残酷的迫
害，于 1968 年 1 月 6 日不幸去世。他
的过早去世是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
损失，许多认识、熟悉他的人无不感到
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今天，在徐舜寿曾经生活、工作过
的地方，为了纪念他为中国飞机设计事
业做出的贡献，浙江湖州、清华大学、
航空工业沈飞、航空工业一飞院分别为
他立有雕像，缅怀这位为中国飞机设计
事业奉献一生的宗师。2017 年，是徐
舜寿诞辰 100 周年，一代代航空人怀念
他，也将沿着他的足迹，在他用 50 年
生命诠释的“航空报国”精神的激励下，
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本文根据《一代宗师徐舜寿》一书节
选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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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徐舜寿诞辰一百周年

编者按 ：在中国航空工业尤其是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徐舜寿有着突出的历
史地位与贡献。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的米高扬”。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了飞机设计、
飞机设计机构及基础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航空科学技术人才 ；还在于他勤
于思考、善于总结，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飞机设计、飞机设计管理思想以及人才
培养的理念和方法。2017 年 8 月 21 日，是徐舜寿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让我们共同追思、
缅怀并铭记这位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并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徐舜寿与试飞员于振武及试飞站地勤人员在

歼教1飞机前讨论试飞问题。

1958年9月，徐舜寿（右三）与副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右二）、叶正大（左一）同苏联马尔道夫

院士讨论飞机设计问题。

吴克明讲述徐舜寿的故事

我眼中的徐舜寿

“1958 年 6 月， 在 筹 划
设计超音速歼击机时，徐舜
寿极力主张赶快建超音速风
洞。在他的推荐下，把沈航
校长韩志华同志调来组建气
动研究室，还把设计室气动
组的高锡康同志和一些刚从
北航气动专业毕业的同志也
都调去搞风洞建设。开始时，
气动研究室也由徐舜寿统管，
就这样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
建起了 AT-1 风洞。正是这
个风洞，为所有我们自行设
计的高速飞机做出了重要贡
献。而如今很多同志都不知
道，这个风洞创建人是徐舜
寿同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
徐舜寿不仅搞飞机设计，而
且注重相关研究的基础设施
建设。”

——顾诵芬

“徐舜寿曾经让我翻译一
本外文书，我很快就译出来
给他交了卷。我以为他看看
就完事儿了，结果他是一个
字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逐
个帮我改，这的确出乎我的
意料。我们这些人外文水平
不那么好，但翻译外文资料
还马马虎虎吧，可一到他那
儿没过关。过不了关他也不
是简单给你打回去，让你再
来。真正搞科研的人，不但
很严谨，而且还很细心，他
一方面给你改，另一方面还
给你讲，帮你改完以后，让
你看看是不是比原来的更精
彩。我一看确实如此，真是
让人心服口服。”

——陈一坚

“他是飞机设计方面的专
家。名义上，他是一所的技
术副所长，但他的考虑不仅
仅在技术方面，他对一所的
建设、对一所的全面管理和
发展都有很好的想法，是难
得的帅才。当时一所的机构
设置等思考和后来一所建设
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按
照他的想法做的。我们在一
起共事的时间也就三年，在
我接触的同志中，徐舜寿是
很突出的一位好人、好同志。”

——刘鸿志

“徐总身材修长，身着
米黄色夹克，面含微笑，颇
有学者风度。他讲话的时候，
始终微笑地注视着我们这些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勉励
我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钻研技术，特别强调要我们
晚婚，并诙谐地要我们向黄

（志千）总学习，向顾诵芬学
习……”

——赵学训

1964 年夏天，徐舜寿从六院一所
调到十所（航空工业一飞院的前身），
参加十所建所后的第一个完整型号——
运 7 飞机测绘仿制工作。

由于当时十所刚刚组建几年，人员
非常年轻，又缺乏经验。徐舜寿本着科
学严谨的态度，提出测绘仿制工作要循
序渐进，从安 -24 原型机的测绘做起，
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并提出了十分完
整的测绘仿制方案。但由于当时是“文
革”前夕，局势比较混乱，没过多久徐
舜寿基本上就“靠边站”了。一些掌权

的领导受“浮夸风”影响，在民机型尚
未掌握的情况下，就提出上军机型，进
而又提出伞兵型、混合型、货机型等。

徐舜寿明确反对这种不经过严格
论证就拍脑袋做决定的做法，但却无力
改变。于是，各种型号纷纷上马，花了
五六年时间，搞了四五个方案，画了好
几万 A4 的图纸，但由于缺乏科学可靠
的论证，最终都没有成功 ；比如伞兵型
运输机，要在原准机的机身腹部开一个
大舱门，但由于缺乏计算手段和试验验
证，开舱门之后的强度问题一直解决不

了。于是，方案上报之后被否决了，画
好的 5 万张 A4 图纸也报废了。

直到 1969 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
学写字要先学“正楷”，上级机关才下文，
要求完全按照原型机测绘仿制。就这样，
运 7 飞机走了一个大弯路，最终回归到

“正楷”；但前后损失了五六年的宝贵时间，
报废了好几套数万张 A4 的图纸。在经历
了迂回曲折之后，又重新回到起点。实践
证明，徐舜寿最初提出的测绘仿制方案才
是正确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六院一所的领导班子受到批
斗，徐舜寿也按照上级的指示要
求，回到原单位“陪斗”。但由
于他已经调离一所两年，“造反
派”忙于揪斗本所的“走资派”，
无暇顾及他，徐舜寿大多数时间
都被“挂”了起来。

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
两三年，和十所五六个年轻同志
一起，被单位派到一所参加米
格 -21 飞机的摸透工作。我们

住在一所的招待所里，徐舜寿也
住在这里，于是我们有了较多时
间接触。

我发现，徐舜寿除了按要求
写“检讨”之外，大多数时间都
在学习高等数学。我对他这一点
十分钦佩，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安心学习。后来，他看到资
料室刚到的美国军标《有人驾驶
飞机的飞行品质规范》（MIL-
F-8785B），又把它借回来翻译。
他说 ：“这些都是新资料，我现

在有时间，想把它翻译出来，将
来会用得到。”在翻译过程中，
他还经常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
讨论，丝毫没有总师的架子，有
时为一个单词如何翻译得更加准
确，会和我们讨论好长时间。他
这种好学、谦虚又严谨细致的作
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也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克明，航空工业一飞院
副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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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徐舜寿。

歼教1拉出总装车间。


